最焦新聞／2007.09.28
經濟困境？馬凱：只要棋一打開，全活了！

【中時電子報楊舒媚／台北報導】
前一陣子，光華商場裡不少人在問，「大國崛起」有了嗎？那是一部中國拍的、講述歐美大國如何代之而起的影片，也隱喻著中國意在取而代之的野心。由於這片子在中國播出後引起諸多討論，正版還沒到台灣，大家就搶著找。 

可不少人看了後的反應是－「無聊」、「我祇看了一、兩集就不看了」、「還是DISCOVER拍的好看」‧‧‧，不管是心有同感、亦或覺得不過爾爾，問題是，為什麼這麼多人急著找這部片？ 

急著看人家怎麼了、納悶著我們怎麼辦？ 

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，台灣安然躲過，美國財政副部長桑莫斯還曾說，「台灣真是了不起啊！」可是，也就前些日子，台灣被除名在亞洲四小龍之外，這讓學生在青年國是會議上問上了總統，總統先生則不以為然地辯駁著。 

但政治經濟資深評論家、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教授認為，「這部分不管陳總統要怎樣掩飾、解讀，是沒辦法讓人信服的。」他的理由是，不論數字怎麼說，事實就是，「人家現在爬到你頭上來了，且從地上爬起來，你還站在那個地方沒有動過。」 

馬凱解釋，台灣曾經運用了創造奇蹟的策略：一大群便宜的勞工，專做幫人代工的工作。他說，這策略成功的原因，「是落後國家最擅長製造先進國家最需要的東西。」 

但到了一九八六年，台灣這策略用老了，人工太貴了、匯率上升太快、工資上升太高。相對地，泰國、馬來西亞卻開始有樣學樣地走了台灣的老政策，這幫助他們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蹟發展；接著，中國大陸也這麼做，還把雙重匯率改革成單一匯率，讓人民幣大貶值，便宜、數量多的勞工加上匯率的大貶值，再把泰國、馬來西亞的商機全部搶走。 

人家都在學、都在變，台灣呢？ 

一九八六年開始，台灣徬徨搜索著開始想找出接替加工出口業的另一條道路。二十年，這段期間，別的國家經過亞洲金融風暴，跌到谷底、重新站起來、還領先台灣，但我們的總統祇是拿著數據辯給我們聽。 

二十年，整整找了二十年，台灣還有機會嗎？ 

依照馬凱的想法，包括中國大陸、印度等落後國家在內，如今全世界有五十億人跑出來，憑著一身勞力想去賺錢，「但他們沒有技術、專業知識、資金，怎麼台灣這些有技術、專業知識、資金的人會找不到路？」照理說「是五十億人捧著鈔票來求你給他所需要的東西。」 

還有啊，先進國家十億人，十億人要買五十億人的東西，要買多少？能買多久？能買多高的價錢？反觀，「這五十億人在往上爬了，開始掌握財富購買力，這時他們所需求的東西，提供的商機有多大？」而且，這五十億人當中，還有與台灣講同樣語言、僅隔著一個小小海峽的十三億中國人，台灣明明是「在幸福的那一邊」，哪裡會沒了機會？ 

機會是在的，「不過我們的政府不准」，這是癥結。馬凱說，就像一個小孩很喜歡吃糖，一個那麼大個糖罐不准去拿，會怎麼樣？「小孩會非常焦慮，會想辦法偷偷拿糖，甚至離家出走到別的地方找糖吃。」 

於是，從中小企業到大企業，用各種正面的、迂迴的、合法的、不合法的方式跑過去。結果呢？二十年來台灣人累積了上兆美金的資源，但不留在台灣；美金不斷流失、人才不斷流失、企業不斷出走；經濟成長停在3％、4％，甚至負成長；薪資十幾年不動；國民所得被遠在後面的南韓追上去‧‧‧。 

台灣這局面，美國前聯邦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挑明，應讓中小企業與中國大陸接軌，但問題還是一樣，政府不准。於是，大企業不需要多少人，能夠吸納更多人才的中小企業跑到大陸、有的根本從市場消失，找不到工作的碩士生，只好去夜市賣香雞排。 

馬凱認為，台灣走到這樣，關鍵不是政策，而在「一個人（指陳水扁總統）」的問題。他評估，二○○八不論是綠營或藍營贏得政權，一人獨裁應該是沒有了。他指，「不論是馬英九還是謝長廷，應該順從人民的意志。人民的意志其實很清楚了，我們要經濟、發展、生活，開放，當選人勢必往這道路走。」 

答案不是沒有，馬凱說：「棋一打開，全活了！」 

祇是，那些嘴臉主導下，原本站在幸運的那一邊的台灣人民，眼前祇能在大國的崛起或崩潰中，等待幸運。 

以下便是馬凱接受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的獨家專訪內容。 

鎖國政策下 台灣經濟的困境與未來 

台灣的產業經濟政策經過將近八年的政黨輪替之後，到底我們得到什麼？失去什麼？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，當時韓國、泰國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，這些國家在風暴後的半年內，股匯市掉了三到五成，唯獨台灣屹立不搖，美國財政副部長桑莫斯還曾說，「台灣真是了不起啊！」 

二○○○年台灣進行政黨輪替，政治民主化進入新進程。如今距離一九九七年， 十年過去了，回過頭來檢視一下，這十年間同樣處於亞洲的這些國家，彼此的競爭力情況又是如何？當初金融風暴中受重創的國家，如今除了台灣與日本之外，其他國家現在的股價已經回到風暴前的高點，印尼與韓國甚至翻漲一倍。 

在匯率的部分，泰國、馬來西亞也上演升值的行情，總體而言，經過匯率與股市的雙成長，南韓與印度的人民資產翻漲一倍，新加坡與泰國的資產也是成長了六倍，唯有台灣，在股匯兩方面跌得比較深，經過十年，為什麼有人成長？又為什麼台灣原地踏步？過去十年台灣的產業政策是否出了問題？我們又要如何面對台灣未來的競爭力呢？本次我們邀請國內知名的政治經濟評論家、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教授來與我們共同討論這個議題。 

以下是訪談主要內容。 與談人簡介： 專訪／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（以下簡稱『問』）
撰文整理／經濟日報總主筆馬凱教授（以下簡稱『答』） 

問：亞洲金融風暴後，十年來，到底亞洲整體產生了哪些關鍵的因素，讓人家可以起來，但是我們還在這邊？ 

答：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台灣的意義非常重大，如你所說，台灣並未受到傷害，讓人覺得台灣確實有過人之處，台灣為何可以屹立不搖？ 

亞洲金融風暴從馬來西亞、泰國開始，這兩個國家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有非常輝煌的發展，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七年間，他們的經濟成長率為9％～10％，這在過去只有一個國家發生─台灣。當時泰國、馬來西亞如此快速地發展，還被稱做「亞洲新虎」，為什麼他們有如此發展，因為台灣在一九九八年有重大的經濟轉折，那個策略在台灣停止了，卻轉到泰國、馬來西亞去。 

那是創造奇蹟的策略「奇蹟策略」在哪裡，哪裡就發展。那個策略非常簡單，就是「假若是個窮的國家，不要跟有錢的國家的腳步走，要找到自己的利基在哪裡，優勢在哪裡。」 

台灣的優勢是我們有一大群便宜的勞工，專做幫人代工的工作，也就是「加工業」─變相地出賣台灣勞工的發展策略。這策略成功的原因，是落後國家最擅長製造先進國家最需要的東西。 

一九八六年台灣這策略用老了，人工太貴了、匯率上升太快、工資上升太高，突然這優勢不在了。 

別的國家不參與時，這優勢在別的國家，要參與時，工資差十～二十倍，台灣馬上被奪走這機會。當時奪走這機會的是泰國、馬來西亞，這幫助他們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蹟發展，十年後到了這個階段，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，中國大陸崛起。 

中國大陸從珠江三角洲開始，他們也要走這條路出賣廉價勞工、一樣走加工出口的路，中國又比泰國、馬來西亞晚十年，工資相對低廉，勞工更多了，且他們採了一個策略，改革匯率，把原來雙重匯率改革成單一匯率，比過去雙重匯率低很多，實質上是一次大貶值，便宜、數量多的勞工加上匯率的大貶值，這下把泰國、馬來西亞的商機全部搶走了。 

泰國、馬來西亞支撐經濟的動能消失了，所以他們垮下來倒不是什麼索羅斯等人創造的危機，他們的危機歸根就底是中國的崛起取代了他們的地位。中國在那段時間有幾個現象： 

一個現象是廣東的經濟成長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長，成長率朝9％～10％以上走。中國大陸在亞洲金融風暴扮演一個角色，泰國、馬來西亞的貨幣競相貶值，貶了一倍左右，中國大陸當時向全世界宣示，為了讓風暴在我這裡停止，人民幣不貶值，這個作法一方面讓各國對他產生了非常強大的好感，一方面對人民幣的信心起來，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，從那之後它的經濟一帆風順、突飛猛進。 

台灣呢？最糟糕的是失去賴以創造奇蹟的策略。不再有廉價勞工、不知道加工出口業退出台灣後要做什麼事情。台灣從一九八六年開始，徬徨搜索想找出接替加工出口業的另一條道路，找了二十年沒找到，這就是為什麼別的國家經過亞洲金融風暴，跌到谷底、重新站起來、還領先台灣，是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在走什麼道路，自己的方向在哪裡，都全力以赴。 

只有台灣迷路了、徬徨了，在原地踏步打轉了二十年，但是台灣的下一步發展方向，二十年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了。 

非常清楚，台灣的加工出口業離開了，但台灣經濟並未萎縮，其實已經告訴了一件事，是什麼產業代替了加工出口業，是原來已經存在的產業徒然擴大了他的佔有率，就是加工出口業的中、上游產業以及下游的行銷週邊服務的產業。這些因應加工出口而生的產業慢慢擴張、成長，等到加工出口業消失了以後，慢慢取代了加工出口業。過程中有一個弔詭處，即他們可取代加工出口，就是因為台灣沒有加工出口。 

問：原本因應而生，但因為主導性消失他反而擴張了，為什麼？ 

答：原來是因為台灣的加工出口離開了但沒有死亡。不但沒有死亡，且跑到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廣州去，以十倍的規模擴張，因此對原來支援加工出口的中下游產業來說，不是他們的市場消失了，而是市場突然之間擴大了。 

台灣這時扮演一個角色，成為周邊這樣一個豐沛動力、這樣成長有力的國家的加工出口業的支援者、供應者，更大理論上，台灣若沿著這方向走下去，經濟所獲得的機會超越上一次創造奇蹟的機會。 

問：既然看到機會、架構也成型了，為何沒有達到成長獲利的實質果實？ 

答：我曾聽過王文洋（宏仁集團董事長）分析，台灣這十年、二十年得到什麼？失去什麼？他說不看台灣這個島，看台灣人的話，台灣過去二十年累積的資源、資金，是以幾兆美元計算，但可惜不在台灣，台灣人與台灣這個島發生背離了。 

問：感覺應該是一體的，但事實上是兩個平行線？ 

答：原因是在泰國、馬來西亞的風暴之後，這個世界的主導者已經是落後國家，馬、泰成為世界動力最強的國家，因為掌握全世界最重要的生長要素─勞工，遠比先進國家便宜太多。 

它面對無窮無盡的機會，這機會讓它憑藉勞工就可無限擴張，可是當它們在擴張時，其他國家也發現它們的機會，一九九○年亞洲東半邊一直到印度，已經看不到任何國家不走這條道路。 

問：這是正確的、唯一有利可圖的道路？ 

答：它們全都投下去了。若計算這個區域的人口，有兩個超級國家，中國大陸與印度，和第三大的國家印尼，再把越南這些小國搬在一起，他們的人口超過三十億，他們這三十億之外還有另外的二十億，不像他們做得這麼積極、漂亮、有成就，但也在走這條路。 

台灣二十年前開發出來的道路，全世界五十億人都在模仿。當他們都這樣走的時候，你看到一個很大的落差存在先進國家，像日本，他們的工資與大陸的內陸地區相比相差100倍，與台灣差十到二十倍，但他們做的事情難道是日本一個人的百分之一嗎？不可能，他只要做到百分之二就是兩倍的效率；百分之十就是十倍的效率，憑這個落差，落後國所生產的東西向全世界狂銷，短時間之內已經把這個市場接駁上，從九○年代後，這個世界經濟的真正主導者是落後國家，尤其去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做了一個統計，全世界經濟成長的幅度，以絕對金額來看，最大的是中國大陸，幅度大到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合，換句話說，中國大陸已經是這個世界還能往前衝的最大支持力量。那只是一個國家的十三億人而已，其他還有四十億人。 

問：很多所謂新興國家基金突然這麼活躍，是因為世界的動能靠他們支撐，所以空間也就在那邊？ 

答：對。這些落後國家開始主導世界後要注意到一件事，這世界的機會在兩種人手中，一種人可直接把勞工推到市場上去；另一種人手上掌握了某些東西，即五十億勞工與需求，真正獲利最大的是後者。 

五十億勞工，先進國家不過十億人，十億人要買五十億人的東西，要買多少？能買多久？能買多高的價錢？但這五十億人在往上爬了，開始掌握財富購買力，這時他所需求的東西機會才是無限的。 

問：所以是五十億可去賺十億人的利益，十億人想去創造五十億人的產值與購買力，那才是最可怕的？ 

答：對。所以身為落後國家的一員其實不是壞事，它面臨愈來愈多落後國家的產品進來了，市場開始殺價競爭、利益不斷被壓縮，獲利最大的是生產機器設備、原料、關鍵零組件；我有技術、我可以行銷、我會設計這種人，是五十億人捧著鈔票來求你給他所需要的東西。 

身為這樣國家的一員才是真正幸福的，台灣在哪一邊？台灣已經在幸福的這一邊。 

問：前一陣子青年國是會議上有代表問陳水扁總統，怎麼台灣退出亞洲四小龍之外了？總統理直氣壯地回答，由國民所得並不能直接探究一國的經濟發展動能，應從消費力。他說，台灣消費力三萬美金比韓國還強；他說，為什麼說台灣的經濟力沒有成長，事實上我們不是衰退的！總統這樣是不是說得通呢？從經濟的「雁形理論」，每一個雁形都有其階段性目標，我們的雁形方向該如何重新定位？ 

答：有一部份是非常弔詭的。台灣站在幸福的一邊，卻輸掉了，原因何在？原因在雖然有五十億人口在走這樣的道路，沒有人懷疑中國大陸這十三億人不是爬在最前面。不但爬在最前面，且把其他國家拋在後面，不論是印度、泰國、馬來西亞，都無法與中國大陸放在同一位階上探討。 

但當中國大陸被視為世界工廠來看時，台灣做為支援加工出口業最重要的支援國，當然義不容辭要以中國大陸為支援對象。但所有的人、所有企業家都知道這件事，因為這商機太輕鬆擺在那邊，不過我們的政府不准，這是癥結。 

機會就在面前，台灣不但具有最大支援的產業，且語言、文化沒有隔閡，距離又是一個小小的台灣海峽，如探囊取物，這是我們的掌中物，可是不准去拿。 

這種情況就像一個小孩很喜歡吃糖，一個這麼大個糖罐不准去拿，會怎麼樣？小孩會非常焦慮，會想辦法偷偷拿糖，甚至離家出走到別的地方找糖吃，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做的事。把台灣不論是企業家也好、專業人才也好、資金擁有者也好、年輕人也好，都變成必須去吃糖的小孩。而且這不是糖，是生命線，不吃就死。 

但這麼大罐的糖不准吃，所以企業家從中小企業到大企業，用各種正面的、迂迴的、合法的、不合法的方式都跑過去。在他們跑的時候，我們政府不准直航、不准直接投資，限定直接投資的比例40％ 

這些部分其實是在給台灣企業家下最後通牒，要不然就是來守在台灣，不要吃糖；要不就離開台灣，去吃糖沒有兩全之道，你必須要自己做一個取捨。 

從「戒急用忍」的時候，我們的政府非常清楚地告訴你，要不就死在台灣或者離開台灣，企業面臨兩難，很多人說，我乾脆就死在台灣吧，算了！不做就收掉了！ 

但是不想死，對前途還有憧憬、希望的離開了，所以二十年來台灣人累積了上兆美金的資源，但不在台灣。 

在台灣的部分，美金不斷流失、人才不斷流失、企業不斷出走，好像是一個瓶子有了裂縫，水在流出去，不管裡面的人再怎樣努力，水不會增加，所以台灣的經濟成長才會停在3％、4％，甚至負成長，薪資十幾年不動，國民所得被遠在後面的南韓追上去。 

我們被一些國際機構從亞洲四小龍除名，亞洲只剩下香港、新加坡、南韓三小龍，台灣不足道矣！ 

陳總統這時候說這番話當然有所本，亞洲銀行與世界銀行的確對會員國做購買力評估的評比。我們的一萬七千美元與南韓的一萬八千美元相比輸給他們了，可是南韓的物價比我們高很多，且南韓的貨幣不斷升值，而台灣貶值了一段時間，所以用國內物價比，發現他們的物價高估、我們的物價低估；用美元評比，我們對美元低估，他們對美元高估，所以把這兩個差乘在一起，發現用美元計算這兩個國家的真實狀態是不對的。 

根據「大麥克理論」，我們看麥當勞大麥克的價錢來判斷貨幣在這個國家是高或低估。但是大麥克只是漢堡，但購買力評估是選了一群代表性商品，把物價拉平後，根據這個價格來計算國民所得，這是購買力價格所計算出來的，這我們就比較高，到了三萬美金，南韓可能還在兩萬美金左右，這個地方我們贏過他。 

不過報上有報導，是經建會做了弊，因為按照購買力評價，我們大概排二十九，他們為了討上面的歡心，硬從二十九拉到第二十一名來。 

即使我們不要看是否作弊，南韓的購買力評價是兩萬、我們是三萬，這代表什麼？代表我們的人民生活的確比南韓人民的好。但要另外看的是，過去二十年，尤其自九七年至今十年，南韓是被打到趴在地上，但現在站起來了，還爬得比你高，代表什麼？ 

你說，我十年前就這麼厲害，但問題不在你十年前是否比他厲害，而是人家現在爬到你頭上來了，且從地上爬起來，你還站在那個地方沒有動過。這部分不管陳總統要怎樣掩飾、解讀，是沒辦法讓人信服的。 

問：談台灣經濟的方向，一般分析師從幾部分看，一、匯率；二、股價；另外是房地產，都說台灣是屬於「落後行情」，且落後很多，所以每一次當有一波高檔時，就會有分析師說，大家不要緊張，這是正常的，因為在做補漲行情。若從這個觀點看，台灣是不是落後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很多？ 

答：匯率的決定因素有兩面，一是中央銀行的態度，央行過去一段時間，大家認為其態度是低調，把台幣盡量低估。因為現在唯一可讓經濟成長的是出口，過去幾年還有3％、4％的成長率，裡面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貢獻來自出超，這出超說起來可悲，是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。靠著中國大陸與香港拉著我們，（經濟成長率）我們還可到1％、0％，說起來真是很可悲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這個國家失掉動能。一個失掉動能的國家，它的貨幣怎麼可能被看好？怎可能有人要搶著買？ 

貨幣一方面是央行想壓低利率來爭取出口不要降低，尤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不要降低，利用這個來撐上3％、4％的成長率；另外就是因為台灣失掉動能，只靠出口在支撐，所以別的國家不看好，所以貨幣自然被低估。另外你談到股市與房地產，這兩個市場表現如何有兩個因素，一是信心、一是資金。 

先談談信心，今天看到聯合報副刊上楊照的一篇專欄，探討《詩經》裡面一個去國之人，內心那種執著、焦慮、捨不得，他已經在探討這個問題了。我相信對這個國家失望的不在少數，過去這幾年，尤其政權輪替之後，讓人失望的實在太多了，整個經濟的潛力被壓榨、被摧殘，讓大家看不到未來，政治人物的嘴臉又是這樣讓人厭惡。整個社會混亂的狀態，相信出生率降低與此有關，對這個國家政府發展的潛力失掉信心，這個部分會讓股票市場很難爬起來。 

第二是資金，二十年前，一九七八到八○階段，台灣不是有一次股價與房價大飆漲。那個階段，非常簡單的原因，是出超太多，連續幾年出超加進來變成新台幣，又創造信用，到最後台灣錢淹腳目，支撐股票市場活絡。但過去這十幾年來，台灣資金不斷流失，儘管還有出超，但流失太快，甚至國際收支都發生赤字，這種情況沒有資金來支撐就沒有所謂補漲。水漲船高，你的水位一直在降低，水位還要「飄」起來，飄在空中？ 

除非有一天大家對台灣有信心了、資金不再流失了，那時可說股價房價大漲特漲，但是那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？ 

問：前美國聯邦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退休後出了本書，面對台灣的情況他提到，台灣的中小企業應該持續緊密與世界聯繫，且「相對應地政策應該更有效開放。」他講了兩個非常關鍵的重點，前一點，我想台灣的企業自己已經非常積極在找出路了，在外面自己與世界緊密地做聯繫，但政策卻沒辦法配合，還是緊縮的話，有沒有什麼突破法則？ 

答：葛林斯潘的這番話現在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！不過也點出中小企業兩件事，對台灣特別有意義。因為台灣靠中小企業起家，中小企業靠加工出口起家，中小企業碰到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加工出口業在台灣消失了，那群中小企業哪裡去了；第二個問題是，中小企業規模小、人少、資金單薄，想與國際接軌有困難的。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老闆連英文都不會講，要怎麼接軌？所以老實說，不要說這個世界了，中國大陸就好，我們的專長不是面對歐美國家，而是面對中國大陸。我們所培養的這些能力是面對落後國家的，落後國家中一個中國大陸都應付不完，根本不需要顧及到印度去了。 

另外就是中小企業沒有能力去講英文、法文、德文，他只會講中國話，他只瞭解同文、同種的人心裡想什麼、怎麼做生意。 

所以葛林斯潘其實挑明了，台灣應讓中小企業與中國大陸接軌。問題是，我們政府不准，大企業在台灣可生存，因為他有非常強的技術、資金優勢，所以政府各種干擾、隔閡傷不到他。 

像台積電、鴻海可以發展得很好，尤其鴻海，它在台灣是這麼大的企業，但更大的部分在中國大陸，有辦法透過資源、人員的相互溝通把這些干擾都打破。中小企業怎麼做這個事情？所以中小企業在台灣無法顧及到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工廠，在台灣無用武之地，就走了！算了！我不幹了！但是跑到大陸去又比不過人家地頭蛇。 

你這麼小，一個沒有高等技術、資金的小工廠，技術一下被學會了，人家有特權、有關係、人脈很廣，一下子就被趕出去了，所以到那邊去，死了！ 

不到那邊去也死！葛林斯潘講的那群中小企業其實已經死了，台灣只剩下什麼中小企業呢？我們政府二十年來不敢面對，但你真要去問他們做什麼！小攤販、小飲食店、小服務業、小零售業‧‧‧，台灣的服務業佔了這麼大的比例，比先進國家還要高，約佔了七成，但對就業、利潤的貢獻小之又小。 

問：之前我們做過一個調查，很多碩士以上學歷，他們並未進入專長的領域工作，去賣士林的「豪大雞排」。他們面對生存的壓力了，因為原來可以吸納他們的高階大廠斷掉了，所以面對生存壓力時去賣雞排，這是一個嚴重的危機，且是往下一代影響的危機。 

答：台清交（台大、清大、交大）的畢業生當然都想進台積電、聯電這種大科技公司，問題是，大科技公司容量有限；第二，這些公司之所以大，不是大在人多，而是在資本密度高、技術密度高，所以這些公司不需要人，機器全都自動化了。 

每年上萬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只能吸納一點點，加上中小企業消失了，他們只好到最下面、沒有技術的、不需要什麼本事的、靠著一張嘴、費一點力氣來賺錢。老實說，這是非常可怕的事，人才的市場萎縮得太厲害，不是因為沒機會。全世界有五十億人跑出來憑著一身勞力想去賺錢，但他們沒有技術、專業知識、資金，為什麼台灣這些有技術、專業知識、資金的人會找不到路？ 問：天下雜誌前一陣子做了台灣一千大與華商一千大，台灣一千大的企業中，公司的營運資產往上，但獲利率卻往下；華商一千大獲利率卻高過九，非常高。台灣的企業獲利這麼低，為什麼？差別這麼大，怎麼辦呢？ 

答：台積電的技術、公司文化世界領先，但獲利率如此低，原因在哪裡？他們業界也在笑話，說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怎麼定義？吵來吵去都定不清楚，所以最後只有一個定義，交稅了就是傳統產業。 

高科界產業靠著不交稅才賺2％、3％的微利勉強生存，但他們不是不能賺錢。你想想若十年前台積電就被政府容許去設一個大陸分公司，中芯這些早就沒有了；宏碁十年前去大陸，也不會有聯想，我們的政府把這些巨人綑綁起來，靠一點微利苟延殘喘。因為把這些巨人綁住了，大陸的小朋友才一個一個得到機會成長，到最後站到頭上去了，這是政府的「德政」。 

問：關於邊緣化，前一陣子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一場演講提及「台灣哪有邊緣化，台灣從來沒有在核心過」？ 

答：他說錯了，從一剛開始我們就在談一件事，九七風暴怎麼發生的？往前推是台灣當時找到一條路，現在變成大家共同的道路，照這樣看，台灣是核心、先行者。 

從另外一翼看，現在世界的主要動力在中國大陸，中國大陸加工出口業需要的原料與技術來自台灣，所以如果中國大陸主宰世界，而大陸被台灣主宰，那台灣不是核心是什麼？所以他不懂台灣的產業發展、不懂經濟大勢，他只憑過去在美國的經驗妄自做這樣的揣測，這推斷是錯誤的。要談台灣邊緣化，我不同意，台灣始終是核心，只是台灣這核心被綑綁起來，不是被邊緣化，只要把束縛一刀切斷，馬上又是核心。 

當然綑綁得愈久，差距就愈小。不是龜兔賽跑，已經跑前面了，任你怎麼跑都沒問題，不是這樣。外面的人一直往前跑，你被綁住在原地不動，差距一直縮小是毫無疑問的事，但還不到邊緣化，可不是說不可能被邊緣化，等到有一天全部的人都站起來了，即使你的束縛解掉了，也是侏儒。 

問：所以台灣最關鍵的是政策問題？ 

答：其實不是政策問題，而在「一個人（指陳水扁總統）」的問題。 

問：很多人在期待二○○八，從學術上來看，若二○○八是可對企業解放的，台灣的企業在那個時間點怎麼面對那個市場、那個時候的全球化？尤其是稍微有一點規模的中小企業該怎麼面對？ 

答：二○○八不論是綠營或藍營贏得政權，一人獨裁應該是沒有了。不論是馬英九還是謝長廷應該順從人民的意志。 

人民的意志其實很清楚了，我們要經濟、發展、生活，開放，任何民調顯示這是大多數人的意見，當選人勢必往這道路走。我們能想像的頭一個，觀光客、貨運包機會成功，這事應該已經成了，只是因為碰到一個障礙，「一個人」的障礙卡住了。 

那應該馬上會成功，那成功會讓島內經濟大跳一次，香港經濟原來已經倒下去了，就靠觀光客進去以後生龍活虎，台灣比香港大這麼多，觀光客其實可以幫助非常大；週末包機等於百分之八十直航，等於台灣與中國大陸過去的閘欄打開了。 

內需產業也會轉變，整個台灣產業到時候會全部改觀。當我們看到兩邊的閉鎖打開了之後，心理上會有一個很大的作用，很多台灣企業家會不再把那邊當作畏途，會有更多青年往那邊發展，同時會有大量外國企業進來。 

台灣從十幾年前就被定位為前進大陸的跳板，但這幾年美商、歐商的算盤打不成，因為跳板都被切斷了，一旦這跳板真正架起來，會有大量的企業進來，通常不會直接過去，會在台灣先練兵。 

很多本地企業與之結合，本地人才被吸引，這為台灣的企業與年輕人創造大量機會。再往下一個，台灣的企業若不與外籍企業結合，單獨過去，我始終認為，他們必須有計畫、有步驟，且在政府的支援下過去，結成群體，互相幫助、面對問題的時候，可立刻獲得解決，且在兩個政府間建立非常好的溝通管道，讓這些台商獲得與外商同樣的保護待遇，這樣死在當地的台商會少很多。 

他們率先向內進攻，而且逐層做出規劃來，政府整體把一群台商結合起來進入某個省分，在那個地方利用當地條件發展當地最優勢的產業，向世界發展，產生影響力，如此，台灣的中小企業才會有出路，年輕人專業人才會有出路，你把那個棋一打開，全活了！ 

問：根留台灣、根留台灣，但把資源砍斷了怎根留台灣？ 

答：根留台灣這件事情我的解讀是，把家留在台灣。對這群人生地不熟的企業家而言，台灣是他的家，且是伸出援手保護他的家。從台灣可得到很多資源，台灣再怎樣是援助全球加工出口最堅強的一個產業鍊，我們人才企業相互支援，周邊產業、基礎建設其實在中國大陸任何地方找不到，南韓、日本也找不到，他們勢必向台灣取得最需要的資源。因此台灣資源的角色始終沒有放棄，且不斷強化，這些人始終會「歸心似箭」，若覺得這個家不要我了，在最需要的時候給我一巴掌，那為什麼要這個家呢？ 

問：二十年前常聽人對留學生說，「留在美國吧，回台灣幹什麼！」二十年後，我們聽到另外一句話，「去大陸吧，留在台灣幹什麼！」如果我們的政策無法務實地開放，二十年後，我們會得到什麼呢？我們難以想像。 

二○○八年後的台灣領導者，真的要聽到人民的心聲，台灣還有多少個二十年能夠蹉跎？哪一天想解開束縛，但優勢被取代了，就來不及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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